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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古琴演奏方式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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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文字训诂、 文献典籍及考古音乐史的角度谈先秦时期古琴的演奏方式。 与古琴相配的主要

动词鼓、 搏、 拊 （抚）、 弹、 揳、 戛、 轹 （栎、 擽） 等在与乐器搭配时均可释为 “击”， 而未见有释为

“拨弄” 义。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没有关于古琴演奏方式的详细记录， 更不见有古琴为拨弦乐器的说

法。 从考古出土的古琴实物看， 战国之前的古琴因其形制原因， 并不适宜于用拨弦方式演奏。 考察的结果

显示， 战国之前古琴的演奏方式应以击弦为主， 而非一般以为的拨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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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说起弹琴 （古琴）， 一般都认为就是用手指

弹拨琴弦。 《汉语大词典》 也是这样解释的， 在

“弹” 字下列了一个义项 “用手指拨弄琴弦”，
举 《礼记·檀弓上》 的例子： “和之而不和， 弹

之而不成声。” ［１］１５１ 这里的 “弹” 就是 “用手指

拨弄琴弦” 吗？ 早期古琴的演奏方式是否就是

拨弦呢？ 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较少有

人对此进行研究。
关于古琴的认知， 唐代以后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有实物可以参考。 但唐代之前， 特别是先

秦， 古琴是什么样的、 怎么弹的， 却不清楚。 笔

者尝试性地就现有的文字训诂、 典籍文献及考古

文物等资料对早期古琴的演奏方式进行探究。

　 　 二、 几组与琴瑟搭配的动词的
形义考察

　 　 （一） 鼓

在 《诗经》 《左传》 《楚辞》 及三礼等先秦

文献里， 最常与琴瑟搭配的动词是 “鼓”， “鼓
琴” “鼓瑟” 都是大家熟悉的词， 如：

（１） 我有嘉宾， 鼓瑟鼓琴。 （ 《诗经·小雅·

鹿鸣》）［２］４０６

（２ ） 鼓 钟 钦 钦， 鼓 瑟 鼓 琴， 笙 磬 同 音。
（ 《诗经·小雅·鼓钟》） ［２］４６７

（３） 使湘灵鼓瑟兮， 令海若舞冯夷。 （ 《楚

辞·远游》） ［３］１５０

（４） 祥之日， 鼓素琴。 告民有终也， 以节

制者也。 （ 《礼记·丧服四制》） ［２］１６９５

（５） 将及楚师， 而后从之乘， 皆踞转而鼓

琴。 近， 不告而驰之……既免， 复踞转而鼓琴。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２］１９８０

“ 鼓 ” 甲 骨 文 作
［４］２９１

， 金 文 作
［５］５７５

， 像手持槌击鼓之形。
字典辞书多将名词义 “打击乐器” 作为其

第一义项。 但是看字形明显是表达动词义 “击
鼓”。 另有 “壴” 字， 应即表名词乐器 ｛鼓｝，

甲骨文作
［４］２９０

， 金文作
［５］５７２

， 皆像上有装饰

下有支架的树鼓之形。 戴侗 《六书故》 云： “其
中盖象鼓， 上象设业崇牙之形， 下象建鼓之

虡。” ［６］６７９郭沫若 《卜辞通纂》 云： “乃鼓之初文

也， 象形……又此片与上片之内容文例均相同，
而一作鼓， 一作壴， 尤鼓壴为一之明证。” ［７］３２１ － ３２２

盖壴、 鼓， 本有区别， 一为名词， 一为动词， 卜

辞里二字常可通用。 后 “鼓” 字通行兼名动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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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而 “壴” 字则渐渐废弃不用。

又如， 表鼓声之义的 “彭”， 甲骨文作
［４］２９１

， 由表示 ｛鼓｝ 的 “壴” 和象征声音的

指事符号组成。
“鼓” 作动词表 “击鼓” 常见于典籍， 如：
（６） 鼓， 用牲于社。 杜预注： 鼓， 伐鼓也。

（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２］１７７９

（７） 大学始教， 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 宵

雅肄三， 官其始也， 入学鼓箧， 孙其业也； 夏楚

二物， 收其威也。 郑玄注： 鼓箧， 击鼓警众， 乃

发箧出所治经业也。 孔颖达疏： 鼓谓击鼓。
（ 《礼记·学记》） ［２］１５２２

古籍中 “鼓” 训为 “击” 义也不乏其例， 如：
（８） 以其尾鼓其腹。 （ 《吕氏春秋·仲夏

纪·古乐》） 高诱注： “鼓， 击也” ［８］５２。
（９） 鼓宫而宫动， 鼓角而角动。 （ 《吕氏春

秋· 有 始 览 · 应 同》） 高诱注： “鼓， 击

也” ［８］１２７。
（１０） 成礼兮会鼓。 （ 《楚辞·九歌·礼

魂》） 蒋骥注： 鼓， 击也［３］４５。
（１１） 鼓腹而熙。 （ 《淮南子·俶真训》） 高

诱注： “鼓， 击也” ［９］２１。
（１２） 鼓其腹而熙。 （ 《淮南子·坠形训》）

高诱注： “鼓， 击也” ［９］６４。
（１３） 鼓橐吹埵。 （ 《淮南子·本经》） 高诱

注： “鼓， 击也。” ［９］１２２

（１４） 北面鼓之。 （ 《仪礼·乡饮酒礼记》）
郑玄注： “鼓， 犹击也。” ［２］９９１

（１５） 子有钟鼓， 弗鼓弗考。 （ 《诗经·唐风

·山有枢》） ［２］３６２ 《文选·河阳县作二首》 李善

注引毛诗作 “子有钟鼓， 弗击弗考”， 毛苌曰：
“考， 亦击也。” ［１０］１２２２

上古时期， 鼓是用以节制其他乐器的， 古人

以之为群音之长。 如：
（１６） 声乐之象： 鼓大丽， 钟统实， 磬廉

制， 竽笙箫和， 筦籥发猛， 埙篪翁博， 瑟易良，
琴妇好， 歌清尽， 舞意天道兼。 鼓其乐之君邪。
（ 《荀子·乐论》） ［１１］２５５

于省吾 《双剑誃诸子新证·荀子三》 云：
“丽， 应读作 ‘厉’， 丽、 厉双声叠韵字……鼓

大厉， 大厉二字平列， 言鼓之声大而抗厉也。”

这个解释是对的［１２］３３０。
又 《礼记·学记》： “鼓无当于五声， 五声

弗得不和。” ［２］１５２４ 意思是鼓声不等同于五音中的

任何一音， 但是没有鼓则五音不和谐。 宋段昌武

《毛诗集解卷一》： “荀卿曰： ‘鼓其乐之君邪。’
《记》 曰： ‘鼓无当于五声， 五声弗得不和。’ 故

于鼓琴、 鼓瑟、 鼓钟、 鼓磬、 鼓柷、 鼓敔、 鼓

簧、 鼓缶皆谓之鼓者， 以此也。” ［１３］１４７ － １４８

“鼓” 为众乐器之长， 词义泛化， 由 “击鼓”
引申泛指 “打击、 演奏 （乐器）” 之义。 如：

（１７） 鼓瑟希， 铿尔， 舍瑟而作。 （ 《论语·
先进》） ［２］２５００

（１８） 徒鼓瑟谓之步。 （ 《尔雅·释乐》） 郝

懿行注疏： “鼓者， 击也， 动也。” ［１４］５４３ － ５４４

《诗经·小雅·鼓钟》： “鼓钟钦钦， 鼓瑟鼓

琴， 笙磬同音。” ［２］４６７孔颖达疏云： “以鼓瑟鼓琴

类之， 故鼓钟为击钟也。” ［２］４６７ 孔颖达此注说明

“鼓琴鼓瑟” 同样是 “击琴击瑟”。 清代俞樾在

《茶香室丛钞·坎坎鼓我》 也说： “按此知 《诗》
所谓 ‘坎坎鼓我’ 者， 鼓琴鼓瑟皆是。 毛传无

文， 郑笺云 ‘为我击鼓坎坎’， 然非古义也。
《诗》 言鼓我， 与舞我同， 鼓非乐器也。 琴瑟皆

可鼓， 何必击鼓乃谓之鼓乎。” ［１５］４６

除了上文提到的 “鼓琴” “鼓瑟”， 在当时

或后世 “鼓” 还可以搭配其他乐器：
鼓磬：
（１９） 磬， 阶间缩霤， 北面鼓之。 （ 《仪礼·

乡饮酒礼记》） 郑玄注： “鼓， 犹击也。” ［２］９９１

（２０ ） 徒鼓磬谓之寋。 （ 《 尔 雅 · 释

乐》） ［１４］５４４

鼓钟：
（２１） 鼓钟送尸， 神保聿归。 （ 《诗经·小雅·

楚茨》）［２］４６９

（２２ ） 鼓钟将将， 淮水汤汤， 忧心且伤。
（ 《诗经·小雅·鼓钟》） ［２］４６６

（２３） 知悼子卒， 未葬； 平公饮酒， 师旷、
李调侍， 鼓钟。 （ 《礼记·檀弓下》） ［２］１３０５

鼓缶：
（２４） 日昃之离， 不鼓缶而歌， 则大耋之

嗟， 凶。 （ 《易·离》） 陆德明： “鼓， 郑本作

击。” ［２］４３

（２５） 往者民间酒会， 各以党俗， 弹筝鼓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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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 《盐铁论·散不足》） ［９］３４

鼓柷敔：
（２６） 所以鼓柷谓之止， 所以鼓敔谓之籈。

（ 《尔雅·释乐》） ［１４］５４５

鼓筑：
（２７） 于是秦人清歌， 赵女鼓筑。 （ 《幽庭

赋》） ［１６］１９９

上引诸例之 “鼓” 皆有 “击” 义。
（二） 搏、 拊、 抚

搏、 拊作为动词都有击打、 拍击的意思。 如：
（２８） “搏， 击也。” “拊， 击也。” （ 《广雅·

释诂三》）［１７］８８

（２９） “搏而跃之， 可使过颡。” 朱熹注：
“搏， 击也。” （ 《孟子·告子上》） ［１８］１５０

（３０） “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孔颖达疏

云： “乐器惟磬以石为之， 故云 ‘石， 磬也’。
八音之音， 石磬最清， 故知磬是 ‘音之声清

者’。 磬必击以鸣之， 故云 ‘拊亦击之’。 重其

文者， 击有大小， ‘击’ 是大击， ‘拊’ 是小

击。” （ 《尚书·舜典》） ［２］１３２

（３１） “公拊楹而歌。” 陆德明 《经典释文》
云： “拊， 拍也。” ［２］１９８３ （ 《左传·襄公二十五

年》）
（３２） “扬枹兮拊鼓， 疏缓节兮安歌。” 王逸

注： “拊， 击也。” （ 《楚辞·九歌·东皇太

一》） ［１９］５６

一些讲音乐史的论著在谈到最早提到演奏古

琴的传世文献时多举 《尚书·益稷》 中的一段

文字：
夔曰： “戛击鸣球、 搏拊琴瑟， 以咏。 祖考

来格， 虞宾在位， 群后德让。 下管鼗鼓， 合止柷

敔， 笙镛以閒。 鸟兽跄跄， 箫韶九成， 凤凰来

仪。” 夔曰： “於予！ 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庶

尹允谐。” ［２］１４４

“搏拊” 为动词， “击打” 之义。 元代吴澄

《书纂言》： “此堂上之乐。 戛亦击也。 戛轻击

重。 球， 玉磬， 石音也。 叩之则鸣， 故曰鸣球。
搏犹击也。 轻手取声曰拊。 琴瑟， 丝音也。 咏，
登歌也。 鸣球琴瑟， 其声清越和平， 可与人声相

比， 故戛击搏拊之而咏也。” ［２０］１６８ － １６９

“搏” 亦可单独与琴瑟搭配。 《淮南子·修

务训》：

今夫盲者， 目不能别昼夜， 分白黑， 然而搏

琴抚弦， 参弹复徽， 攫援摽拂， 手若蔑蒙， 不失

一弦。 使未尝鼓瑟者， 虽有离朱之明， 攫掇之

捷， 犹不能屈伸其指［９］３３９。
拊， 典籍里有时又作 “抚”。 《仪礼·乡射

礼》： “左右抚矢而乘之。” 郑玄注： “抚， 拊之

也。” 贾公彦疏： “言抚者， 抚拍之义。” ［２］１００１

《文选·潘岳 〈金谷集作诗〉》： “扬桴抚灵鼓，
箫管清且悲。” 李善注引 《楚辞》： “扬桴兮抚

鼓。” ［１０］９７８今本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 作

“扬枹兮拊鼓” ［１９］５６。
抚， 《说文·手部》： “抚， 安也。 从手， 无

声。 一曰循也， ， 古文从辵亡。” 段玉裁改

“循” 为 “揗”， 并注云： “揗， 各本作循， 今

正。 揗者， 摩也。” ［２１］６０１

按： 抚对揗， 对循， 二者不同。 疑 《说
文》 的 “安” 读为 “按”， 以手止之之义。

《汉语大词典》 解释 “抚” 有 “拨弹” 义

时举了 《韩非子》 的例子。 《韩非子·外储说右

下第三十五》：
田连、 成窍， 天下善鼓琴者也， 然而田连鼓

上、 成窍擫下， 而不能成曲， 亦共故也……令田

连、 成窍共琴， 人抚一弦而挥， 则音必败， 曲不

遂矣［２２］２５１ － ２５３。
笔者认为这里的 “抚” 并非 “弹琴” 义。

王先慎释 “擫” 为 “一指按也”。 “抚” 亦同

义， 与表弹琴之义的 “拊” 不同。 这里指一人

弹琴， 而另一人用手指按住琴弦， 使其不能发

声， 故 “曲不遂矣”。
搏， 《广韵》 方遇切， 非母遇韵。 拊与抚，

《广韵》 皆为芳武切， 敷母麌韵。 三者古音相

通。 可能为一音之转。
（三） 弹、 揳、 轹 （栎、 擽）
以 “弹” 搭配琴瑟， 亦见于先秦典籍， 非

后世才有。 如：
（３３ ） 颜渊之丧， 馈祥肉， 孔子出受之，

入， 弹琴而后食之。 （ 《礼记·檀弓上》） ［２］１２８３

（３４） 孔子既祥， 五日弹琴而不成声， 十日

而成笙歌。 （ 《礼记·檀弓上》） ［２］１２７８

（３５） 子夏既除丧而见， 予之琴， 和之不

和， 弹之而不成声。 作而曰： “哀未忘也。 先王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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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礼， 而弗敢过也。” 子张既除丧而见， 予之

琴， 和之而和， 弹之而成声， 作而曰： “先王制

礼不敢不至焉。” （ 《礼记·檀弓上》） ［２］１２８５

（３６） 故必将撞大钟， 击鸣鼓， 吹笙竽， 弹

琴瑟， 以塞其耳。 《荀子·富国篇第十》 ［１１］１２１

训诂中均未有释为 “拨弄” 义的。

１． 弹。 甲骨文作 ，［４］７０８像从弓持丸， 丸

在弦上之形。 《说文》： “行丸也。 从弓， 单声。
， 或从弓持丸。” ［２１］６４１说的就是本义。

据此， “弹” 的本义应与 “弹射” “弹击”
有关。 《左传·宣公二年》： “从台上弹人， 而观

其辟丸也。” ［２］１８６７即用其本义。
引申而指一般的 “叩弹” “叩击”。 如：
（３７） “故新浴者振其衣， 新沐者弹其冠。”

（ 《荀子·不苟》） ［１１］２８

（３８） “故叩宫而宫应兮， 弹角而角动。” 王

逸注： “叩， 击也。 弹， 揳也。” （ 《楚辞·七谏·
谬谏》）［１９］２５５

揳即敲打、 打击之义。 叩、 弹同义避复。
２． 揳。 揳， 《玉篇·手部》 云： “揳， 本亦

作戛。” 《集韵·黠韵》： “揳， 击持也。” 又见于

《楚辞·招魂》： “铿钟摇簴， 揳梓瑟些。” 王逸

注： “揳， 鼓也。 言众宾既集， 共簙以相娱乐，
堂下复鸣大钟， 左右歌吟， 鼓瑟琴也。” 五臣注

云： “揳， 抚也。 以梓木爲瑟。” 洪兴祖补注：
“揳， 古入切。① 轹也。 《书》 亦作戛。” ［１９］２１２

按： 此 “ 《书》 亦作戛” 指的是上文所引

《尚书·益稷》 中的 “戛击鸣球、 搏拊琴瑟以

咏”。 “戛” “击” 同义并用， 可知 “戛” “揳”
亦是 “击” 义。

按典籍里 “轹” “擽” “栎” 三者常通用或

互为异文， 都有 “击” 的意思。
３． 轹。 五臣注本 《文选·司马相如 〈上林

赋〉》 “轹飞遽”， 吕向注曰：“轹， 击也。” ［２３］１７３９

明代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一）》 作

“擽蜚遽”。［２４］３３

《汉书·司马相如传上》 作 “栎”： “射游

枭， 栎蜚遽。” 颜师古注引张揖曰： “ 栎， 梢

也。” ［２５］２５６７

按： 梢亦可训 “击”。 《汉书·扬雄传》：

“属堪舆以壁垒兮， 梢夔魖而抶獝狂。” 颜师古

注： “梢， 击也。” ［２５］３５２３ 《文选·风赋》： “蹷石

伐木， 梢杀林莽。” 李善注引韦昭曰： “梢， 击

也。” ［１０］５８２ 《文选·射雉赋》： “栎雌妒异， 倏来

忽往。” 注云： “栎， 击搏也。 闻他雄鸣， 击搏

其雌。” ［１０］４１９

嵇康 《琴赋》： “或搂 擽捋， 缥缭潎洌。”

李善注： “搂 擽捋， 皆手抚弦之貌。 《说文》

曰： ‘ ， 反手击也。’ 《广雅》 曰： ‘擽， 击

也。’” ［２６］１６００

“擽” 又异文作 “栎”： “或搂 栎捋， 缥缭

潎洌。” 注曰： “栎， 击打。 字原作 “擽”。 此从

《文选》 校改。” ［２７］５１

擽， 《广雅·释诂三》： “擽， 击也。” ［１７］８８

按： 轹、 栎、 擽， 即后世琴书所说之 “打”。
《琴学正声》 云： “打， 古谓之擽。” ［２８］６５９ 《大乐

元音》 亦云： “打， 古谓之擽。” ［２９］５３７

据上述可知， 鼓、 搏、 拊 （抚）、 弹、 揳、
戛、 轹 （栎、 擽） 等动词与乐器搭配时均可释

为 “击”， 而未见有释为 “拨弄” 义的。 那么，
《礼记·檀弓上》 等先秦文献里的 “弹琴” 的

“弹” 恐怕也不能解释为 “拨弄琴弦”。
如此看来， 早期古琴的演奏方式与击打之类

的动作有密切关系。 即使因为左右手配合而有不

同的动作， 但击弦应该是其中主要的方式和动作。

　 　 三、 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里的
琴瑟资料

　 　 乐器的演奏方式与乐器的形制、 构造密切相

关。 汉代以前的典籍里很少关于琴瑟形制构造的

记载， 有也是关于外观长度、 弦数方面的， 至于

音位、 琴身构成及共鸣箱构造等， 几乎没有涉

及。 演奏方式方面， 除了一些与之搭配的动词之

外， 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描述。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关于琴瑟的非文学性

的资料。
瑟， 目前所见最早字形， 据徐宝贵观点， 是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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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中的 、 ［３０］１５８。 此外，
亦见于战国简牍： ［３１］９４、 ［３２］７９０、 ［３２］７９０。 另

《说文》 古文作 ， 文字上部像张弦之状。
琴， 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字形出自战国， 如

、 、 、 ［３２］７９０。 文字上部亦像张弦之形，
下部为声符。

《说文·琴部》： “琴， 禁也。 神农所作。 洞

越， 练朱五弦。 周加二弦。 象形。”
段玉裁注：
《宋书·乐志》 曰： “琴， 马融 《笛赋》 云

宓羲造。 世本云神农所造也。 瑟， 马融 《笛赋》
云神农造。 世本云宓羲所造也。” 洞当作迵。 迵

者， 通达也。 越谓琴瑟底之孔。 迵孔者， 琴腹中

空而为二孔通达也。 越音 ， 或作趏。 练朱五弦

者， 《虞书》 传曰 “古者帝王升歌清庙之乐、 大

琴练弦。” 盖练者其质， 朱者其色。 郑注 《乐

记》 “清庙之瑟朱弦” 云： “练， 朱弦也。 练则

声浊。” 五者， 初制琴之弦数。 文王、 武王各加

一弦。 象 其 首 身 尾 也。 上 圆 下 方， 故 象 其

圆。［２１］６３３

《说文·琴部》： “瑟， 庖牺所作弦乐也。 从

珡。 必声。”
段玉裁注：
弦乐， 犹磬曰石乐。 清庙之瑟亦练朱弦。 凡

弦乐以丝为之。 象弓弦， 故曰弦……琴之属， 故

从琴……玩古文琴瑟二字， 似先造瑟字， 而琴从

之［２１］６３４。
有类似说法的文献还有：
《礼记·乐记》：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

《南风》。” ［２］１５３４

《新论》： “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于

是始削桐为琴， 练丝为弦， 以通神明之德， 合天

地之和焉。” ［３３］６４

《风俗通》： “今琴长四尺五寸， 法四时五行

也； 七弦者， 法七星也。” 据 《御览》 补 “大弦

为君， 小弦为臣， 文王、 武王加二弦， 以合君臣

之恩。” ［３４］２９３ － ２９６

《琴操》： “昔伏羲氏作琴。” ［３５］２１

从上引资料里可以梳理如下信息： （１） 说

琴瑟的创制者是伏羲、 神农、 虞舜乃至改进者文

王、 武王的资料基本都是出自秦汉以后的文献，

不免有后人托古之嫌， 但是也未必没有真实的历

史的痕迹， 至少， 琴瑟出现得比较早是没有疑问

的。 当然， 这里的 “早” 也是相对而言的， 因

为从音乐史及乐器史看， 弦乐器的产生应该晚于

鼓类和吹管乐器。 （２） 琴瑟关系密切。 文献里

琴瑟演奏时总是相伴出现， 且从外观看也多有相

似的描述。 琴瑟无疑是同类乐器， 但是二者在形

制上的异同却还是不甚清楚。 《尚书大传》 卷

二： “大琴练弦达越， 大瑟朱弦达越。” 郑玄注：
“练弦、 朱弦， 互文也。” ［３６］５ 从郑玄注看来， 琴

瑟都是练朱弦达越， 难以看出它们的区别。 段注

云： “玩古文琴瑟二字， 似先造瑟字， 而琴从

之” 句， 虽只是从字形上说明琴瑟二字之间的

关系， 我们再结合甲骨文有瑟无琴、 《楚辞》 亦

有瑟无琴， 且考古出土实物同时期的瑟比琴更为

成熟等资料 （详见下文）， 琴出于瑟目前看来还

是比较可信的。 （３） 对琴瑟形制的描写很笼统，
只有大小、 弦数、 弦长 （即隐间） 及个别部件

的名称 （如柱、 岳、 越等）。 （４） 先秦琴瑟的形

制至少在外观大小和弦数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这点从考古出土实物那里也得到了验证， 详

见下文。 琴瑟形制未定， 那么， 随着形制的变

化， 演奏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 后世古琴 （瑟失传） 形制 （包括大

小、 共鸣箱构造、 徽位的出现等） 的变化、 定

型引起了古琴演奏方式及指法的变化， 也是完全

可能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以上的资料没有任

何关于古琴演奏方式的记录， 更不见有古琴为拨

弦乐器的说法。
至此， 从这些文献的角度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 我们不妨另辟蹊径，
来看看考古出土的琴瑟实物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真相。

四、 从考古音乐史的角度考察

大概是因为木制容易腐烂， 对保存环境要求

较高的原因， 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古琴实物， 数

量还很少， 它们都出土在原楚国范围内的湘、 鄂

两省。 这些琴形制大致相同， 但与后世习见的形

制有很大不同。 它们都是一种带实木长尾的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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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乐器， 有弦 ７ 至 １０ 根不等。 面板与底板分离，
面板上也还没有标示音位的琴徽， 有效弦长

（隐间） 也明显短于后世。①

①　 参看 《信阳楚墓》 （河南省文物硏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包山楚墓》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曾侯乙墓》 （湖北省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
（ 《文物》 １９９７ 年 ７ 期） 等。

以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也是保存较好的出土

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十弦琴 （见图 １） 和湖北

荆门郭店村一号战国中期墓的七弦琴为例。

图 １　 １９７８ 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

虽然此琴不是唯一形制， 但还是能反映当时

古琴的一般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 拨弦乐器一般

都有一个较大的共鸣音箱。 但从出土的战国早期

十弦琴来看， 情况却非如此。
此琴底部为全封闭式， 之所以采用活底板，

当是为了便于张弦和调弦。 它的共鸣箱是全封闭

式， 四壁较厚， 共鸣腔容积又小， 这就决定它的

发音质量较差， 音量也较小， 可见它的设计还不

很成熟……据研究， 由于此琴面板不甚平整、 岳

山较低、 弦距较狭等原因， 不适于使用快速而技

术复杂的指法。 这无疑是正确的［３７］４５０。
不少音乐史家都对这些古琴进行研究并做出

相同的评判：
这种琴的面板不完全平直， 上面没有标志音

位的徽。 琴身为匣式结构， 琴尾为一实木， 因而

共鸣效果不好， 音量不大［３８］２９。
它们都还没有后世琴面上的十三个徽位， 底

板和面板是分开浮搁在一起的。 从这些最早的古

琴实物可以看出， 琴的形制在先秦时代还在不断

地发展， 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定型［３９］３。
由上引材料看来， 先秦古琴的音箱共鸣显然

不如后世， 用手指弹拨声音不可能很大， 如果用

击打的话声音则可能更大一些。
我们从文献里可以看到战国之前的琴瑟很少

独奏， 其原因也可从出土实物中找到答案。
为什么很少独奏？ 因为当时的琴还不健全，

还不成熟。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 当时的琴远不

是今天的样子： 弦数尚不确定， 也没有琴徽。 琴

徽非常重要， 它是根据弦长振动的整数比， 标出

十三个泛音的位置。 缺少它就很难找到泛音， 按

音也失去了依据。 没有泛音和按音， 琴曲就十分

单调了。 琴人常批评的 “筝琶之音” 就很难避

免了。 为避免单调， 只能在节奏变化上多想花样

……可以看出， 琴的童年时代无论在演奏方式、
乐曲构成， 还是乐曲风格上， 都显示了稚嫩的特

色。［３９］２５

从乐器史看， 中国古代击弦乐器是存在的，
只是后来失传了。 伍国栋 《中国器乐乐器》 中

说到：
其三是敲击乐器所附弦线使之振动发声的

“打击 （击奏） 弦鸣乐器”， 其种类很少， 今最

常见的是扬琴。 中国历史上文献所记战国乐器

“筑”， 也属击奏弦鸣乐器， 但今已失传。 同

“筑” 形制约相近似的乐器， 今在少数民族地区

偶有所见， 如瑶族的竹枕琴， 用一段毛竹， 挑起

竹皮为弦， 弦下支马， 用竹片击竹皮弦发声， 即

属此类。［４０］４７ － ４８

段玉裁 《说文·竹部》 “筑” 字下注所引文

献也说得很清楚：
《释名》： “筑， 以竹鼓之也。” 《御览》 引

《乐书》 云： “以竹尺击之， 如击琴然。” ……
《乐书》 曰： “项细肩圆， 鼓法以左手扼项， 右

手以竹尺击之。” ［２１］１９８

图 ２ 是浙江绍兴狮子山 ３０６ 号战国墓琴器

俑， 明 显 是 左 手 按 弦， 右 手 拿 小 棍 击 弦 之

状［４１］１７。 不管所奏为何种乐器， 都证明击弦乐器

是确实存在的。
张婷婷在其论文里也说到：
在战国之前， 确实存在击弦发声的弦乐器，

无论琴抑或筑，都采用同样的方式演奏———即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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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物打击” ……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琴，
不可能是用手弹奏的文人乐器， 只能是借助木棍

或其他工具叩击成声的贵族乐器［４２］１８２ － １８６。

图 ２　 浙江绍兴狮子山 ３０６ 号战国墓琴器俑

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考察， 音乐的产生和人

们对节奏的感知有关， 击节而歌是最自然而原始

的音乐。 众所周知， 琴瑟早期的主要功能是和歌，
典籍里有所谓 “弦歌” 之说， 即指此。 那么， 这

种和歌的琴瑟以击弦的方式出现也非不可能。
中外乐器史的研究者多认为， 鼓类打击乐器

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 从乐器发展史

来看， 打节奏的敲击乐器早于其他有音高、 长短

的旋律乐器。 因为音乐节奏和劳动节奏最初是一

个东西。 接下来出现的是吹管乐器， 而弦乐器的

出现稍迟。［４３］１０

林谦三在 《东亚乐器考》 亦云：
中国古代的琴、 筝、 筑等弦乐器之重要者，

其原始母胎的半管状琴和更古的圆形管状琴， 现

在还大量分布在南海， 远及非洲一带。 中国古代

文献里， 也往往记载着与此相近的乐器……在多

产竹材的南方各地， 利用竹子来做的乐器， 当然

是很多的。 其中有以毛竹为槽， 划其皮为细条，
两头不切断， 刳开竹皮下面， 挑起竹皮细带来即

以为弦的乐器， 分布很广。 越南、 菲律宾、 西里

伯、 爪哇， 远至靠近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

等， 都可以见到。 这种乐器， 有的挑起竹皮弦

来， 塞进码儿去张紧了弦来弹奏， 一如寻常的弦

乐器； 也有插进一板在两弦之间， 或在带状的弦

中央做个结节， 用棒或槌来打， 这样便有些近于

体鸣乐器了……这种乐器稍有进化， 就在槽上另

外安上弦， 弦数也逐次增加， 槽形也渐渐变化，

终于形成为琴、 筝等高级乐器， 以上发展的情

况， 早就有欧西人士的研究书详细论述过， 这里

不再细讲。 在中国文献里， 关于管形琴， 首先应

当注意的是战国末期的筑。 据汉朝人所说， 筑和

筝差不多相同［４４］１４２ － １４３。
是不是也可以推想， 弦乐器中击弦乐器至少

也不会晚于拨弦乐器。
单从古琴看， 即便是后世古琴的音乐表达重

点也不在于复杂连续的旋律上， 而在于它每一个

音符的特殊的音色上， 可以说古琴的感染力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此。 在表现音符上， 击弦和拨弦都

可以做到。 但是， 在对每个音符的音色进行修饰

使其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上， 击弦显然不如手指

来得灵活， 手指可以有多变的指法， 这可能才是

古琴演奏方式改变的内在原因。 在古琴从和歌乐

器逐渐转型为独奏乐器 （其原因和契机见下文

“余论” 部份） 的过程中， 古琴家们对古琴形制

不断探索和改进， 以提高古琴音色的表现力。 这

样的推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吴钊在 《中国古

代乐器》 里也说到：
大约在汉末， 琴的结构有了重大改进， 逐渐

定型， 并一直延续至今。 经过改制的琴， 琴尾由

实木改为与琴身相通的共鸣箱， 面板与底板用漆

粘合， 内有音柱与纳咅， 共鸣效果较好。 面板完

全平直， 上面有十三个按纯律大三和弦排成的

徽， 音域达四个八度。 这种琴除能奏散音、 泛音

外， 还可奏出各种音色的按音［３８］２９。
击弦乐器和拨弦乐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本

质的差别， 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

沟。 从考古出土的古琴实物看， 战国之前的古琴

因其形制原因， 并不适宜于用拨弦方式演奏。 那

么， 大概可以推论出击弦是其演奏的主要方式。
这与上文所述诸动词的词义训诂也是相契合的。

五、 余　 论

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

是古琴的演奏方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这当然是

个复杂的问题， 可以另撰文讨论。
１． 与士人阶层的出现、 社会思想发展及古

琴社会功能的转变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

的出现、 社会思想发展， 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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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必赘述。 之所以提到这点， 是因为它和古

琴社会功能的转变有关。
上文提到文献里关于琴瑟的创制者和改进者

可以追溯到伏羲、 神农、 虞舜及文王、 武王， 且

不管这些记载的真实性， 它本身就传递出一个重

要的信息， 就是琴瑟的崇高地位和神圣性。 这当

然是后世才会出现的想法， 而这点和儒家的推崇

十分契合。
从传世文献、 出土文献及考古资料来看， 春

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古琴的身影恰恰显示

了古琴地位及作用在此时逐渐重要起来， 而这个

过程是伴随着 “士” 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
古琴从和歌的乐器演变成可以独奏的乐器， 与儒

道士人的选择分不开。
《荀子·乐论》 云：“声乐之象： 鼓大丽……

瑟易良， 琴妇好。” 王先谦集解： “妇好当与女

好同， 亦柔婉之意。” ［１１］２５５

古琴音色柔婉平和， 声音不大， 音强较弱。
信奉 “温柔中庸” 或 “清静无为” 等儒道思想

的士人选择琴作为他们表达 “道” “德” 之

“器”， 应该不是一种偶然， 而是和它本身音色

的特质有关。 后世关于孔子学琴的记载实际上意

味着儒家对古琴的重视。 这个故事与其说是讲学

琴， 不如说它的主旨在于孔子借琴而悟道， 领悟

文王之 “德”， 表现琴和儒的统一、 琴道和儒道

的统一。
如此看来， 在儒道大行的汉代， 古琴的形制

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钊说的

“大约在汉末， 琴的结构有了重大改进， 逐渐定

型， 并一直延续至今” ［３８］２９。 与此亦颇为契合。
２． 与人们对音色的追求有关。 中国人对音

色的感知非常灵敏， 李约瑟在 《中国科学技术

史》 中多次提到这点， 不能不说他是非常敏锐

的。 他说： “无论古代或近代， 对乐音的音色比

中国人更为灵敏的人并不多。” ［４５］１２５ “这五个名

称 （指宫商角徵羽） 并不完全或主要与音调有

关， 而更与一定的声质即音色有关” ［４５］１３３。 “但
是音色对他们 （指的是古代中国音乐大师们）
是非常重要的” ［４５］１３４。 典籍里对古代乐器 （例如

“八音”） 的描写很多是对其音色的具体而感性

的描写， 此不赘引。
从出土的古琴来看， 它们的音乐表现力是很

有局限性的。 设想一下， 古琴在战国至汉末这几

百年的时间里， 在儒道庞大的士人手中得以不断

改进， 使其形制构造更符合乐理， 同时不断改进

演奏方式， 从而使古琴音色更为丰富， 拥有更强

的音乐表现力，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 古琴演奏方式改变之后， 所

用动词依然为 “弹” 等， 这跟词义的变化和词

形的发展不均衡有关。
综上所述， 从文字训诂、 典籍文献、 考古文

物及音乐史等角度考察的结果显示， 战国之前的

古琴的演奏方式极有可能是以击弦为主， 而非一

般以为的拨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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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ｎｏ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ｂｏｎｏｎｇ”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ｇｕｑｉｎ ｗ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ｅｄ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ｕｑｉｎ ｗａｓ ａ ｐｌｕｃｋ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ｇｕｑ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ｇｕｑｉｎ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ｐｌｕｃｋｉｎｇ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ｇｕｑｉｎ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ｙ ｐｌｕ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Ｑ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ｅｘｅｇｅｓ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ｕｑｉｎ； ｗａｙ ｏｆ ｐｌａｙｉｎｇ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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